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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五的午後，我正在進行自己身為電工技師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團隊計劃將600伏特的動能電路埋線於一座正在新建的國家藝術展覽館，但是我的心思卻不在自己手邊的工作，我的思緒全都飛往我那美麗、年輕、性感的妻子安妮塔（Anita）的身上。



她正位於300英哩外的州立大學完成她最後10天的電腦科學的碩士學位，我幾乎是靈魂出竅的在思念著她，我可以說我們昨晚的對話有多麼的煽情，她點燃了我的性慾，而我也讓她慾火焚身。



自從我們在6個月前結婚以後，這是迄今為止，我們之間所分開最長的一段時間。



她會在今天傍晚回家，而我迫切的想要她。



安妮塔是一名金髮美女，有著5尺11吋的身高，一雙修長的美腿和少女般的身材，她痛恨自己的雙乳相當嬌小的事實，但是這一點也不妨礙我對她的性趣，因為反正我自己也是個瘦骨如柴的男人。



光是想像她性感火辣的胴體就讓我兇猛的勃起，我太過興奮，預備射精的透明液體從我那根長長的堅硬肉棒的尖端漏出，這個分心在瞬間證明了對我是致命的。



我的手意外觸碰到我正試圖連結到斷電斷路器的那通電的600伏特的母線之上，這一瞬間的震驚導致我的整隻手抓住了母線，激增的電流通過我的身體，從我的腿部導出，直到有人發現了這個緊急的情況，才斷開了電路。



他們讓我平躺下來，呼叫救護車，並對我施行CPR，在我抓住母線的短短幾分鐘內，那痛楚和焚燒的感覺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現在我開始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那就像是我正從自己的身體飄浮出來，但同時我還是可以感覺到我的同事為我施行CPR的雙手。



片刻之後，救護車抵達了，醫護人員將我送上車，接手CPR，當我們到達醫院的時候，他們已經放棄急救了，在急診室的醫生宣佈我已經死亡。



死亡，我還不能死啊！



我還有好多活著的理由，我24歲的年輕美麗嬌妻眷戀著我，我也深深愛戀著她啊！



未來還有多麼美好的生活就在我們的眼前！



但是，此刻已經煙消雲散。



如今，我被運往太平間，我到達那裡之後，一名年輕的男性太平間服務員開始脫去我的衣物，同一時間，我正飄浮在我的屍體上方，他將我燒焦的靴子從腳上拉下來，接著解開並脫下我的牛仔褲。



此刻，他的臉上突然浮現奇怪的表情，我感覺到也親眼看到那是怎麼回事，我的陰莖仍然保持完全勃起的狀態，使得我的內褲高高的隆起一塊。



這位太平間服務員脫掉我的內褲，然後愣愣地站在那裡看了一分鐘，我的肉棒直挺挺的舉向天花板，他帶著手套的手緩緩的向我的陰莖摸過來，我心想著：「噢，不！難道他想對我亂來嗎？」



但是他隨即放開了我堅挺的肉棒，然後走去撥了一通電話，片刻之後我聽到了許多女性的聲音進入了太平間。



3名護士走到了停屍的桌子旁，那位男性太平間服務員對其中年紀較大的護士說道：「莫琳（Maureen），妳說過如果我發現了一具英俊的男屍，帶著一根粗壯的老二的話，妳會直接在這個桌上跟他做愛。」



「所以，妳的機會來了。」



莫琳毫不猶豫地開始脫衣服，她大概有40歲左右了，大約5尺6吋的身高，一頭逐漸灰白的棕髮，和大約150磅的體重。



莫琳那溫暖的淫穴吞沒我冰涼堅挺的肉棒的感覺真的是很奇怪，那是頗為舒服的感受，但是她的緊密程度還遠遠比不上我的愛妻安妮塔。



當她在我的肉棒上上下下淫蕩的搖擺時，她溫暖的雙手不斷摩娑著我的胸膛，她的騎乘式相當的具有節奏感，或許成為一個死人終究不是那麼糟糕的一件事。



我可以感覺到她陰道的肌肉開始收緊，因為她的高潮已經席捲而來，她那潺潺的淫水讓我的肉棒好好的沖了一個澡，而且還逐漸從她的淫穴流到我的身上。



我也感覺到另外一種令人吃驚的奇怪感受，那種感覺非常類似於我內射安妮塔的時刻，我應該無法高潮，不是嗎？畢竟，我是一個死人，一個死去的男人不應該擁有堅挺的陰莖，這一切勢必與我觸電的時候剛好是勃起的狀態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我猜想著。



莫琳在爬下來之前先親吻了我的嘴唇。



她們稱作邦妮（Bonnie）的護士是下一個。



邦妮是非洲裔的美國人，大約30歲，5尺9吋高，130磅重，她有著令人著迷、婀娜多姿的身材，一雙美麗的棕色眼眸。



當她迎入我被充分潤滑過的肉棒時，我感覺到她相當的緊。



她拉起我的手，放在她其中一個火辣性感的黃銅色乳房之上，她剛開始擺動的速度較慢，接著她的節奏漸漸加快，她高聲的浪叫，達到了高潮。



當她不斷收縮的蜜穴夾緊我的肉棒時，我體驗到了相同的高潮感受，就如同我插莫琳的時候一樣。



當她抬起她的蜜穴準備離開我的屍體時，我從死去的堅硬肉棒上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吸力，同時，那名男性的太平間服務員一直站在旁邊觀賞，享受著這精采表演的每一分鐘。



從旁人身上得到了莫大的鼓舞，第三名護士心甘情願地爬到我身上，她們稱呼她為詹妮佛（Jennifer）。



她是個紅髮的年輕女人，大約20幾歲，身高5尺10吋，體重125磅，她有著一小塊的紅棕色陰毛，以及相似於我愛妻的嬌小乳房。



她的蜜穴非常的緊湊，我不確定如果我的肉棒沒有先經過前面兩人的潤滑的話，能否插得進去。



她對其他人說道：「我不知道有你們旁觀的話，我能不能繼續做下去。」



經過莫琳更多的鼓勵之後，詹妮佛開始用她那年輕的精緻美穴上下吞吐撫弄我的堅硬肉棒，我可以從她閃爍的綠色雙眸中看到慾望與歡愉，顯然我那怒勃的老二摩擦到了正確的位置。



她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構築了她的高潮，但是當她攀越巔峰時，她帶著狂喜尖聲淫叫，而她年輕的陰道真的將我肉棒夾的非常非常用力，如同另外兩人的經驗，我感覺到自己正內射在紅髮妞不斷收縮的陰道之中，關於這一點我感覺完全不會痛。



當詹妮佛試圖滑出並抽離我死去的陰莖之時，她那火熱又濕漉的蜜穴緊緊地抓著我，對我而言真的是超爽的。



我們雙方分離的那一刻，我甚至還聽到「啵」的一聲。



那3名護士重新穿上衣服離開了，現在我又獨自與太平間服務員待在一起了。



那位太平間服務員用肥皂水清洗我的身體，擦乾之後，用白布蓋上，將我的屍體推入停屍櫃的其中一格之中。



我依然飄浮在我的屍體所在的停屍櫃之外，此時我聽到了一名女性的聲音，我看見了我深愛的妻子進入了太平間，失控的痛哭著。



太平間服務員將我的停屍格大約拉了一半出來，將我身上的白布下拉，從頭部揭露到我的胸口。



親眼看到我的屍體令人驚訝的讓安妮塔稍微冷靜了一點，她要求與我獨處一段時間，因此服務員離開了太平間。



我聽到了她充滿感情的聲音說道：「布萊恩（Brian），我深深的愛著你！沒有一個女人對她丈夫的愛能超越我對你的愛！



寶貝，沒有你，我無法獨自生存，記得在我們度蜜月的時候，我說過的話嗎？



我希望我們共同活到90歲，然後在某一天，讓你那根性感堅硬的肉棒深深的插在我的體內，我們一起死在高潮的途中，身體緊緊的鎖在一起，當他們發現我們的時候，無法將我們分開。我是真的希望這樣的，布萊恩！」



安妮塔的雙手輕撫著我的臉龐，她俯身激情的熱吻著我冰涼的嘴唇，用她溫暖柔軟的手摩擦我的胸膛，然後將白布進一步向下拉到我的腹部，再將停屍格整個抽離冷凍櫃。



就在此時，她注意到我被白布蓋住的下體高高的隆起，因此她將白布整個掀起來，揭露了我25歲的屍體上那根長長的、冰冷的、堅硬的肉棒。



她輕聲細語道：「我必須得到你，布萊恩，即使你已經死了也是一樣。」



接著她用雙手套弄我的死去的陰莖，用舌頭舔舐著龜頭，然後用嘴將整根吞沒。



我性感年輕的愛妻給予我的口交足以媲美她在我生前幫我含的任何一次…



噢！她的雙唇和舌頭帶給我的感觸真是太棒了！



安妮塔開始褪去她的上衣、解開她的胸罩、讓她的牛仔短裙滑過她的臀部，當它墜落地面時，向前踏出一步、她踢掉了她的低筒皮鞋、脫掉她的內褲，然後直接爬到桌子上，準備與我合為一體。



就在這時太平間服務員突然開門叫嚷著：「喂！小姐！你不能這麼做啊！」



他走近停屍桌，我可以保證他的雙眼正垂涎的打量著我愛妻那曬的很均勻的赤裸背部。



安妮塔懇求著他，經過討價還價之後，將她皮包內所有的現金都送給了他，她勉強的同意他的另外一個要求，那就是讓他獲准旁觀。



甜美的安妮塔重新爬回桌子上，騎在我的肉棒之上，緩緩地插進她那火燙、濕漉的蜜穴之中，就在太平間服務員坐在角落的窺伺之下，我撫媚的年輕妻子在漫長又激烈的上下擺動中幹著我的屍體。



每當她擺盪在最高點的時候，她那緊湊的陰道都會緊緊的夾住我的龜頭，接著她會狠狠的下壓，吞沒我整根肉棒，直接猛烈的撞擊到她的子宮頸。



溫暖柔軟的雙手輕撫著我冰冷的手，抓著它們摩擦著她柔滑性感的大腿，她的蜜穴在我冰冷的肉棒上炙熱的燃燒，那感覺無比美好，我可以感受到興奮感不斷的在安妮塔美妙的胴體內累積著。



就在她高昂的喘息聲中，她達到了極致的高潮，她陰道的肌肉收縮，緊緊包夾著我的肉棒，接著她瞬間向前傾倒在我的屍體上，我感覺到相同的奇怪射精感，如同我先前在那些護士身上感受到的一般。



她慢慢的抬起她那性感的胴體，脫離了我被充分利用的肉棒，她改變了自己在桌子上的位置，如今她坐在我的臉上，用我的臉摩擦著她火辣腫脹的陰部，我的愛侶過去非常喜歡讓我吃她的蜜穴，而我猜想考慮到我現在的情況之後，這是她所能做到最接近的距離。



安妮塔的蜜汁滴進我的鼻子和嘴中，即使我已經死了，那甜蜜的滋味依然讓我感到瘋狂，這是何等的甘甜美味啊！



我只能再說一次，當一個死人也許不是那麼的糟糕。



安妮塔突然移動了她的位置，抓起我的左手，開始用我僵硬的中指摩擦著她腫脹的陰蒂，接著再用它撫摩，來回進出她的蜜穴。



她持續這樣的享受，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爬離我的身體，開始重新穿上衣服。



她穿回她的內褲和胸罩，接著是她的上衣、短裙和皮鞋，我看見那個依然坐在房間角落的太平間服務員，眼神流露出來的色情肉慾。



完全著裝之後，安妮塔的手指溫柔的撐開我的眼皮，她激情的熱吻我冰涼的嘴唇，對我輕聲細語道：「謝謝你，布萊恩，我要你知道，你曾帶給我的快樂有多少。我愛你，我很快就會和你永遠在一起的。」



我聽見她告訴太平間服務員，在她離開之後，克萊默的殯儀館將會處理後續的安排事宜，我想要跟著她走，但是我的靈魂被困鎖在我的屍體上方幾英吋的範圍之內。



在喬治．克萊默（George Kramer）抵達之前，太平間服務員再度清洗和擦乾了我的身體，我蓋著白布被運往殯車，我的靈魂跟隨在我的屍體上方，到達了克萊默的殯儀館。



我被推進一間準備室，聽見聲音並看到了喬治．克萊默的女兒費利西亞（Felicia）站在那裡。



費利西亞和我的妻子從她們就讀高中的日子就是熟悉彼此的好朋友，這位殯儀業主的女兒大約有5尺7吋的身高，一頭黑色的長髮和大約180磅的體重。



喬治離開了準備室，而費利西亞走了過來，揭開白布，凝視著我那根長長的指向天空的冰冷堅硬肉棒，我聽見她說：「我們可不能浪費了這個好東西。」



接著她脫掉了她黑色的禮服，她那渾圓巨大、懸垂的雙乳立刻彈了出來，她解開了她的胸罩，並跨離了她黑色蕾絲的內褲，她那一片濃厚茂密的陰毛就如同她的頭髮一樣的碳黑，身上只剩黑色的吊襪帶、黑色的絲襪和黑色的高跟鞋。



她利用凝膠潤滑劑塗抹潤滑著我的龜頭，然後再分開她肥厚的大腿，讓她的淫穴一口吞沒我死去的陰莖。



當她開始既用力又快速的幹著我的時候，費利西亞那一雙碩大的乳房上下猛烈的彈跳著。



我感覺她的高潮的來襲，她的淫穴緊緊的擠壓著我的陰莖，我明確的感受到我的精液通過我的睪丸，從我如今已經被諸多女人充分利用的肉棒的尖端噴射而出，注入費利西亞不斷收縮的淫穴之內，說老實話，我感覺到非常的愉悅。



當她的父親進門的時候，費利西亞迅速的爬離了我的屍體，並重新穿上衣服。



她的父親說我的妻子已經抵達了，要討論後續的安排細節，她與她的父親離開了房間，我試圖跟著她走，但我似乎就是無法得到自由。



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個袋子回到房間，她從袋子裡拿出一雙白色的襪子，拆掉標籤之後，她將襪子套在我燒焦的雙腳之上，這真是非常奇怪，那一刻我心裡這麼想著。



片刻之後，外頭傳來了救護車的聲音。



喬治．克萊默返回房間，我從他們的對話中收集到了資訊，我的妻子竟然就在太平間的對面，在她的車子之內讓自己窒息而死，她留下了一份遺書，說明失去了我，她無法獨活。



不！



這不可能發生的！



我在心裡不斷吶喊著，但是當他們將一張輪床推進準備室，並將躺在上面的人擺放到我身邊的桌子上的時候，我瞭解到這一切都是真的。



我愣愣地注視著我那美麗的、撫媚的、年輕的愛妻躺在那裡的艷屍，她身穿紅色的毛衣、紅色的格子裙、和紅色的高跟鞋。



喬治溫柔地脫去毛衣、裙子和高跟鞋，讓她身上只穿著紅色的胸罩、紅色的內褲以及高度到達大腿的蕾絲邊紅色絲襪，就在此時我發現她內褲的襠部有浸濕的水漬，我意識到這名可憐的女孩在她死去的時刻失禁了。



喬治抬高安妮塔的上身，解開扣子、脫下她的胸罩，我震驚的看著他的雙手撫摸著那一對嬌小的乳房，然後他分別吸吮她的兩顆乳頭。



不！



我不許他這麼做！



但殘酷的現實就是，他能夠做任何他想對她做的事，她已經死了，全身開放，也無法自我抵抗。



這名燃燒著慾火的殯儀業主接著將他的注意力轉往我撫媚的愛妻的襠部，從褲腰抓住了她的內褲，喬治將這件被浸濕的衣物拉了下來，揭開了安妮塔的艷屍依然在滲著尿液的事實。



喬治拿起一根管子，我眼睜睜的看著他的雙手將我愛妻那迷人的大腿分開，找到了她的尿道，將管子插進她的膀胱，他的其中一隻手放在她那片金色陰毛的上緣，緊壓下去，管子內原先微微洩漏的液體，變成一道穩定的水流，再逐漸轉為一滴滴的殘汁。



翻過安妮塔的身體，讓她性感的臀肉清楚可見，使得殘存的尿液徹底的抽乾，他滿意的將她翻轉回到正面，移除那根管子，他拿起一條沾著肥皂水的毛巾，開始清洗生殖器官的部位。



我感到非常震驚，對於喬治接下來要做的事情開始把我激怒了，將安妮塔的高跟鞋穿回她身上僅餘絲襪的雙腳之後，他解開自己的褲子、脫下他的內褲，我看見了他的那根短小、肥胖的醜陋陰莖已經完全勃起了，潤滑了他肉棒的尖端之後，他爬到了我死去愛妻的雙腿之間，將他的肉棒滑進了我愛妻那甜美的陰道之中。



就我所知，除了我以外，從來沒有人幹過她，我驚怒不已的看著他抬起了他那魁梧的身軀，開始蹂躪著我一生的摯愛。



但是我很快地就瞭解到，對於現況，我是完全無能為力的，就在那一刻，我感應到安妮塔的靈魂飄浮到她的艷屍上方幾英尺，我看見她臉蛋的輪廓逐漸成形，而且能夠辨別出她正看著我，對著我微笑。



與此同時，喬治達到了高潮，將他積存已久的那火熱、黏稠的精液狠狠的射進安妮塔年輕、死去的蜜穴之中，爬下桌子，他穿回衣服，然後脫去安妮塔的紅色高跟鞋，再將她的絲襪從她的雙腳移除。



費利西亞重返房間，拿起了那個她曾經從裡面拿出我的白色襪子的袋子，她又從袋子裡拿出了一條白色的吊襪帶、白色的蕾絲邊絲襪、和白色的高跟鞋。



她的父親操縱著我愛妻的艷屍，將吊襪帶環繞她的腰部，再將絲襪沿著她的雙腿向上推，最後利用吊襪帶將絲襪緊扣。



費利西亞將白色的高跟鞋套在安妮塔冰冷的雙足之上。



喬治推著一個銀色的棺木進入了房間，他的雙臂撈起我愛妻的屍體，將她擺入棺木之中，讓她坐起來，他看著費利西亞拿出了那套我認得的禮服，那是我愛妻的婚紗和短裙裾。



費利西亞將婚紗套過了我愛妻及肩的秀髮以及她並未被遮掩的臉蛋，她幫安妮塔畫上了眼影和眼線，然後撐開安妮塔的眼皮，讓她毫無生息的藍色雙眼茫然的直視著，增添了一點點的紅色口紅在她冰冷的、略為張開的雙唇之上，以及在她的雙頰抹上一些腮紅。



此刻的安妮塔看起來就像是我與她結婚的那天，那般的美艷誘人。



費利西亞撐開我的眼皮，露了我毫無生命的棕色雙眼，同樣是茫然地凝視著虛無。



接著喬治和費利西亞聯手抬起了我的屍體，將我搬往棺木，翻轉我的身體，他們讓我緩緩地降落在我愛妻的艷屍之上，操控著我堅挺的器官，直直的插進她那甜美芬芳的蜜穴之內，直到我的肉棒整根完全插到底為止。



我的頭部經過調整，我的雙唇抵在安妮塔的左臉頰，彷彿我正在親吻她的臉蛋，費利西亞讓我的左手擺在我的戀人的右乳房之上，然後讓安妮塔的的雙手撫摸著我的臀部。



棺木的蓋子被關上，我此時徹底的瞭解到這一切都是我愛妻的安排，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的被葬在「一起」。



突然間，我的靈魂穿著一件白色的燕尾服，而我看到安妮塔的靈魂穿著一件美麗的白色禮服。



安妮塔的靈魂飄過來，伸手牽起了我的手，她閃爍著喜悅的雙眸與我四目相交，一條帶著豪華、美麗亮光的通道召喚著我們，我們手牽著手，一起飄浮進入了天堂。



尾聲：



布萊恩和安妮塔那封閉棺材的葬禮，於第二天在教堂舉行，所有親友都被告知安妮塔的遺願是兩人合葬在同一具棺木之中。



所有人都談論著他們彼此有多麼的深愛對方，他們的關係有多麼的親密，但是除了喬治和費利西亞之外，沒有人知道他們實際上到底有多麼的緊密相連。



他們的屍體在教堂的墓地之中永遠的糾纏在一起，經過一段很短的時間之後，護士詹妮佛和殯儀業的費利西亞發現她們兩人竟然都不可思議的懷孕了，她們與布萊恩的屍體交合經過9個月後，在幾天之內各自生下了一個健康的、棕色頭髮、棕色眼眸的男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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